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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成分* 
Gautam Kaul 

 
1. 引言 

 
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性总是吸引着证券从业者（原因是显然的）和学者（原因就不那么显

然了）。在本文中，我试图综述在金融经济学文献中用于揭示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成分的实证方法。

考虑到近来关于可预测性的文献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我不可能令人信服地综述这一领域的所有文

章。因此，我将主要关注最近的文献中为量度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程度而引入和/或调整的实证技

术。与经验文献中的重点相一致，我也将主要关注有众多股票的股票组合收益率的可预测性而不

是单个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性。 
除一些发现了有趣的经验规律的研究之外，我将不评论主要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文章。而

且，本综述主要集中于最近的文献中用以确定股票收益率可预测成分的重要性的通用统计方法。1

由于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性不可避免地与“市场有效性”这个概念相联系，我将讨论一些与信息

有效市场中的资产价格行为有关的问题 [参见 Fama(1970，1991)对市场有效性的著名综述]。 
为了使本综述的范围可控制，我不评论大量并且日益增多的有关市场微观结构及其对收益率

可预测性的影响的文献。最后，即使对于本文中评论的文章，我也将完全专注于实证方法，尽可

能减少对实证结果的讨论。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类型化的事实（stylized facts）本身与其

后方法的发展密不可分，免不了要对经验证据进行一些讨论。 
 

2. 为什么要研究可预测性 
 

在讨论可预测性的经济重要性及其最近在实证方法上的进展之前，必须明确定义可预测性。

令 股 票 的 收 益 率 tR 服 从 一 个 具 有 有 限 期 望 μ=)( tRE 和 有 限 自 协 方 差

kktt RRE γμμ =−− − )])([( 的平稳遍历随机过程(stationary and ergodic stochastic process))。令

1−Ω t 表示在 t-1 时的信息集，其中 1−tx （M×1 向量）是计量经济学家可获得的信息子集。那么，

可以把可预测性定义为 tR 对 1−tx 的线性回归参数的特定约束： 

ttt XR εβμ +⋅+= −1 ，                                           （1） 

其中 )1()1( 0 MM ×× ≠β 。 

因此，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可预测性严格限定为收益率的可预测性。我不评论大量且日益增

多的、关于资产收益率二阶矩可预测性的文献[参见 Bollerslev、Chou 和 Kroner（1992）]。为方

                                                        
* 我衷心感谢 John Campbell，Jennifer Conrad，Wayne Ferson，Tom George，Campbell Harvey，David Heike， David 
Hirshleifer，Bob Hodrick，Ravi Jagannathan，Charles Jones，Bob Korajczyk，G.S. Maddala，M. Nimalendran，Richard 
Roll，Nejat Seyhun 和 Robert Shiller 在为本文初稿提供宝贵的反馈意见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这个项目的一部

分资助由密歇根大学商业管理学院 (Ann Arbor，密歇根州)提供。 
1 例如，我不评论基于频域的方法[例如，参见 Granger 和 Morgenstern(1963)]或使用频率相对更低的、用来检验股

票价格的相关性的、基于重标极差(rescaled range)的检验，[参见 Goetzmann (1993)，Lo(1991)以及 Mandelbrot 
(1972)]。我也不评论更近一段时期以来，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在发现可获利的交易规则方面的应用[参
见 Allen 及 Karjalainen(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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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起见，除非特别声明，假设误差 tε 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常数
2
εσ 的条件正态分布。事实上，

因为我们并不直接对收益率的二阶矩（或更高阶矩）的可预测性感兴趣，从概念的角度上说，可

以假设收益率服从随机游走过程。因而，本来非常重要的、鞅(martingale)与随机游走间的差异变

得无关紧要[参见 Fama（1970）]。显然，基于（1）式估计的统计推断将取决于对 tε 的正态性、

同方差和/或自相关的任何偏离。考虑到用以获得异方差和/或自相关一致标准误的统计方法过去

十多年来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我将不讨论这些方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Hansen（1982），Hansen 和 Hodrick（1980），Newey 和 West（1987）以及 White（1980）。2 
 
2.1 可预测性在经济学上的重要性 

 
用统计术语定义了可预测性后，看来很自然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自有金融证券交易以来，

可预测性受到如此势不可挡的关注。显然，正如 Roll(1988)在他的美国金融协会的主席演讲中雄

辩地强调的，预测重要现象的能力是任何成熟科学的标志。3 然而，就股票市场而言，证券从业者、

个体投资者、学者都对可预测性有不同的定义。证券从业者、个体投资者看到资产收益率有可预

测性会兴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或多或少他们将可预测性等同于“战胜市场”。虽然一些学者对

发现可预测性表现出类似的、不加掩饰的兴奋，学者关注可预测性也是基于收益率的可预测性有

比战胜市场更复杂的含义。 
考虑 Samuelson（1965）提出的投机价格模型。假设世界上都是风险中性的经济人，他们都

有一个共同的及不变的时间偏好，以及对未来自然状态的共同信念。在这个世界中，股票价格将

服从子鞅(submartingale)，结果，股票收益率是一个公平博弈[也参见 Mandelbrot（1966）]。具体

说来，令证券价格的对数 tp 服从子鞅，即， 

rppE ttt +=Ω −− 11 )|( ，                                          （2） 

其中 r>0 是外生给定的无风险收益率。 

因此，股票收益率 tR 由公平博弈给定，或者说， 

rRE tt =Ω − )|( 1
4。                                               （3） 

因此，在风险中性的世界里，显然由（1）定义的股票收益率的任何可预测性（即β≠0）将

有很强的金融经济学含义：任何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性将必然隐含股票市场是信息无效的。这个

结果能够成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无风险收益率是外生决定的且不随时间变化。事实上，Roll（1968）
指出，如果期望通货膨胀率有任何随时间的变化，国库券的期望收益率都会发生变化。这可能是

在金融经济学文献中第一次认识到这个事实：在没有由风险溢价的变化导致的可预测性的情况下，

                                                        
2 遗憾的是, 同方差性假定使本文无法涵盖显然是很重要的、有关条件波动率和期望收益率关系的文献[例如，参

见 French、Schwert 和 Stambaugh（1987）以及 Stambaugh（1993）]。也必须注意，假定股票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

是为了方便起见，这样本综述只涵盖有限的论文。尽管如此，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正态性对本文综述的一些

结果是至关重要的，读者必须小心，不要把这些结果一般化。 
3Roll 关注的主要焦点当然不同于本文关注的焦点。我们对未来收益率的可预测性感兴趣，而他研究我们使用过去

及现在的信息解释现在的股票收益率变动的能力。 
4必须注意，在风险中性世界中，证券价格 tp 本身不一定总是鞅。从技术层面来说，应该把 tp 理解为包括再投

资的股利的“价格”[参见 LeRoy（1989）]。此外，在本文中，假定股票价格的鞅行为是风险中性的暗喻。然而，

必须注意：（a）风险中性并不能保证股票价格遵从鞅[参见 Lucas（1978）]；（b）即使代理人是风险厌恶的，股票

价格也可能遵从鞅 [参见（Ohlson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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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有效股票市场中，资产价格也可能是可预测的（参见下面的讨论）。 
当然，根据在 t-1 时用来预测未来收益率的信息的类型，可以把市场有效性分为更细的类型[例

如，可参见 Robert（1959）以及 Fama（1970）]。如果根据过去的股票价格、过去的公开信息以

及过去的私人信息，股票收益率是不可预测的，那么股票市场将是弱式有效、半强式有效或强式

有效。 
直到 70 年代早期，风险中性在决定股票价格的鞅行为方面的关键作用是不清楚的。因此，在

金融经济学的文献中，可预测性变成了市场无效的同义词就不奇怪了。实际上，学术文献强化了

“现实世界”的看法：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性是金融资产错误定价的明显证据。情况确实如此，

尽管事实上早在 1970 年，Fama（1970）就对期望收益率在确定资产收益率的时间序列特性中的

关键作用，以及期望收益率的基本假设与市场有效性检验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进行了非常清晰、

精确的讨论。 
然而，到 70 年代晚期，LeRoy（1973）及 Lucas（1978）已经证明，在有效市场中，风险偏

好在证券价格的鞅行为中起关键作用[也可参见 Hirshleifer（1975）]。同时，今天大多数学者认识

到，在风险厌恶的世界里中，理性的、随时间变化的风险溢价可以导致收益率的可预测性，因此，

不能认为可预测性直接与市场无效同义。尽管如此，人们不能先验地排除股票收益率有可预测性

是由于经济人非理性的“野兽精神（animal spirits）”这种可能性。因此，今天可预测性的存在对

金融经济学具有复杂的含义。 
考虑到在收益率可预测性经济含义的历史沿革中，过去的 20 年见证了，关于（a）股票收益

率是否可预测，以及（b）可预测性反映理性的、随时间变化的风险溢价还是反映证券非理性的错

误定价的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参见 Fama（1991）]。幸运的是，我的任务仅限于综述用来讨

论上述问题（a）的实证方法，即，描述和评价用于揭示股票收益率有任何可预测性的实证技术。 
关于收益率的可预测性对于金融经济学文献的重要性的最后一个想法。检验资本资产定价模

型一直有很大的魅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理论上站得住脚、经验上经得起检验的诸如股

票这样的基本金融资产的相对期望收益率的模型（或多个模型），现代金融学的基础将是不稳固的。

收益率预测至少在这些检验的一个子集中起关键作用；特别地，如果股票收益率没有可靠的可预

测性，无条件检验和条件检验的重要区别将变得毫无关系[Gibbons 和 Ferson（1985）很好地阐明

了资产定价模型的无条件检验与条件检验的区别]。 
 

3. 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性：方法论 
 
我将分两大类讨论确定收益率可预测性的文献在方法论上的贡献。第一类包括只基于过去股

票价格所包含的信息来评估股票收益率可预测性的所有检验。第二类包括用其他过去的公开信息

来预测股票收益率的检验。 
 
3.1 基于过去收益率的可预测性 

 
评估收益率可预测性最简单、最明显然的检验是早期研究中使用的自回归，这种方法主要考

察短期的可预测性。 
 

3.1.1 回归法：短期 

令（1）中的 1−tX 只限于一个变量：股票过去的收益率， 1−tR 。那么，我们可以将（1）改写

为： 

ttt RR εφμ ++= −1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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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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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地，可以将 tR 对任何过去的 t-k 时期的收益率回归来量度可预测性，相应的自相关系数

用 kφ 表示。这可以评估任何可预测性的统计显著性，例如，通过对任何一个特定系数 0=jφ 进

行假设检验。利用 j 阶自相关向量的渐近分布可以实行这样的检验 [参见 Bartlett（1946）]。 

),(~]ˆ,...,ˆ[ˆ
1 IONTT

a

j ′= φφφ ，                               (5a) 

其中

∑
∑

=

−=

−

−−
= T

t t

jt
T

jt t
j

R

RR

1
2)ˆ(

)ˆ()ˆ(
ˆ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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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                                (5b) 

∑
=

=
T

t
tR

T 1

1μ̂ ， 

T=样本中时间序列观测值的总个数。 

在不具有可预测性的零假设下，也可用由Box和Pierce（1970）引入的Q-统计量来对 kk ∀= 0φ

的假设进行联合检验，其中 

∑
=

=
k

j
kj xTQ

1

22 ~φ̂ 。                                              (6) 

早期随机游走捷足先登（preoccupation），且 Working（1934）宣称从随机游走导出的特征类

似于在实际股票价格中观测到的变动模式，早期的几个研究主要集中于以自相关为基础的股票价

格随机性的检验[参见 Kendall（1953）以及 Fama（1965，1970）]。这些早期的实证研究得出的

结论，要么是股票价格服从随机游走，要么是尽管偶尔能观测到股票收益率的自相关在统计上显

著，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还是微不足道。5 在 Working（1960）和 Fisher（1966）证明了无论是

在单个证券还是在证券组合的水平上，时间上和/或横截面上股票价格的加总将导致收益率的伪可

预测性（spurious predictability）之后，收益率的任何小的自相关的经济含义也是令人怀疑的。 
然而，更近一段时期以来，由于不同因素的推动，基于短期自相关的检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考虑到风险厌恶可能使股票收益率的风险溢价随时间变化，Conrad 和 Kaul（1988）假设条件期望

收益率满足简约的 AR（1）模型，并检验实际的收益率是否确实遵从隐含的 ARMA 表达式。具

体说来，令 

tttt RER ε+= − )(1 ，                                              (7a) 

1121 )()( −−−− ++= ttttt RERE μμ ，                                  (7b) 

其中 )(1 tt RE − =在 t-1 时 tR 的条件期望， tε =未预期的股票收益率， 11 ≤ψ 。 

给定（7a）和（7b）的模型，实际股票收益率将服从如下形式的 ARMA（1,1）模型： 

1111 −− +++= tttt aaRR θψμ ，                                     （8） 

                                                        
5 Granger 和 Morgenstern (1963)采用谱分析（spectral analysis）得到相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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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1 ≤θ 。 

应注意的是，股票的期望收益率的自协方差为正[参见（7b）]也将导致实际收益率的自协方

差为正。然而，对未来期望收益率的正的冲击，导致同期的资本损失，进而导致实际收益率的自

协方差为负。具体说来，在（8）中的自回归系数代表正的持续参数 1ψ ，而移动平均参数 1θ 是负

的[参见 Conrad 和 Kaul（1988）以及 Campbell（1991）]。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由于期望收益

率的改变对股票价格有两个方向相反的影响，发现股票收益率的任何可预测性是非常困难的。然

而，使用周收益率数据，Conrad 和 Kaul（1988）发现：（a）估计的自回归系数 1ψ 为正，且范围

在 0.40 至 0.60 之间；（b）更重要的是，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性对 NYSE/AMEX（纽约证券交易

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小公司股票组合收益率变化的解释力，可以高达 25%。 

考虑到股票的周收益率中有快速向均值回复（mean-reverting）的成分（回想 1ψ 的值在 0.40

和 0.60 之间），Conrad 及 Kaul（1989）证明，当过去的月内信息被赋予递减的权重时，月收益率

的可预测性可能很显著。这是因为最近的月内信息包含了最多关于下一个月的期望收益率的信息；

在使用月份数据预测月收益率时赋予所有过去的月内信息以相等的权重，实际上忽略了月内信息。

具体说来，定义连续复利的月股票收益率
m
tR 为 

∑
=

−=
3

0k

w
kt

m
t RR ，                                                  （9） 

其中
w

ktR − =在 t-k 周的连续复利股票收益率。由（7b）得，本月股票的期望收益率为 

)()1(][)( 34
3
1

2
11

3

0
44

w
tt

k

w
ktt

m
tt RERERE −−

=
−−− +++== ∑ ψψψ  

L++= −−
w
t

w
t RR 5241 ππ ， 

其中 L,3,2,1)1)(()( 3
1

2
1111

1
1 =∀++++−= − ii

i ψψψθψθπ 。 

因而，如果我们对预测股票的月收益率感兴趣，对过去的月内数据所赋的权重通常是迅速递

减的。Conrad 和 Kaul（1989）对过去的周收益率和日收益率赋予几何递减权重，发现事前信息对

小公司的股票组合月收益率的解释力，可以高达 45%。另一方面，那些用过去的月收益率的研究

通常只能解释实际收益率变化的 3%—5%，因为它们隐含地给予所有过去的月内信息以相等的权

重。 
尽管近期对短期收益率进行的、基于自回归（以及基于方差—比率，参见 3.3 节）的检验发

现股票收益率在统计上和经济上都有显著的可预测性，但对这一点必须谨慎，大多数短期收益率

的研究使用证券组合的周收益率，观察到的可预测性至少有一些是由于市场微观结构引起的伪可

预测性。具体说来，非同步交易（nonsynchronous trading）可以使股票组合的收益率产生明显为

正的自协方差[例如，参见 Boudoukh、Richardson 和 Whitelaw（1994），Fisher（1966），Lo 和 Mackinlay
（1990b），Muthuswamy（1988）以及 Scholes 及 Williams（1977）]。 
 
3.1.2 回归法：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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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票收益率短期可预测性的早期文献发现股票收益率的短期自相关系数较小，从而得出

结论说这一证据支持市场有效性。也有人认为，股票收益率缺乏可靠的可预测性，意味着股票价

格接近于它们的内在价值。然而，这个结论有两个问题。首先，最近的研究（参见前述）发现短

期收益率有明显的可预测性[Conrad 和 Kaul（1988，1989）以及 Lo 和 MacKinlay（1988）]。其次，

如 Campbell（1991）所示，期望收益率的微小但持续的变化对股票价格有着巨大的影响。实际上，

Shiller（1984）和 Summers（1986）指出，股票价格包含一个重要的非理性成分，这个成分围绕

内在价值长时间地上下摆动。然而，不可能在短期股票收益率中发现这种缓慢的、向均值回复的

成分。 
在对 Summers（1986）的讨论中，Stambaugh（1986a）认为，虽然在短期数据中，这些围绕

内在价值的长时间上下摆动无法检测，但是长期收益率应该是显著负自相关的。Fama 和 French
（1988）将这个基本的直觉正式化，提出了一个资产定价模型，现在这个模型实际上成了所有（长

期）市场有效性检验的备择假设。 

令股票价格的对数 tp 包含一个随机游走的成分 tq ，以及一个缓慢递减的平稳成分 tz 。具体

说来， 

ttt zqp += ，                                                  （10） 

其中 

ttt qq ημ ++= −1 ， ),0(..~ 2
ηση diit ； 

ttt zz εφ += −11 ， ),0(..~ 2
εσε diit ； 

11 ≤φ ； 

0)( =ttE εη 。 

股票价格的两个成分， tq 和 tz ，也代表了永久成分（permanent component）和暂时成分

（temporary component）。给定（10）中的股票价格模型，股票收益率可写为： 

][][ 111 −−− −+−=−= ttttttt zzqqppR         

∑
∞

=
−

−−+++=
1

1
11 )1(

i
it

i
tt εφφεημ 。                          （11） 

Fama 和 French（1988）建议，通过 k-期收益率对它自身滞后一期(长度为 k)的值回归，使用

多期自相关系数来检验可预测性。具体说来， 

)()()(
1

11
1

kRkkR t

k

i
it

k

i
it μβα ++= ∑∑

=
−+

=
+

＊
。                          （12） 

从（12）可以明显看出， )(kβ 衡量多期自相关，这个参数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量为 

                                                        

＊ )()()(
1

1
1

kRkkR t

k

i
it

k

i
it μβα ++= ∑∑

=
+−

=
+ ，有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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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ˆ

1 1

1 11

∑
∑∑

= −+

= −+= += K

i it

K

i it
K

i it

RVar

RRCov
kβ *，                              (13a) 

经过一些代数处理，可以证明 )(ˆ kβ 的概率极限为 [例如，可参见 Jegadeesh（1991）]： 

)1(2)1(2
)1()](ˆlim[

11

2
1

k

k

k
kp

φφγ
φ

β
−+−

−−
= ，                           （13b） 

其中
22

1 2/)1( εη σσφγ += =由收益率的永久成分产生的无条件方差与由暂时成分产生的无条件方

差之比，在零假设下， )(ˆ kβ 的渐近方差为 

k
kkTVar
3

12)](ˆ[
2 +

=β 。                                        （14） 

由（13）明显可以看出，股票收益率的任何可预测性全部都是由暂时成分产生的 [即，如果

11 =φ ，那么 0)](ˆlim[ =kp β ]。更重要的是，当 1φ 接近于 1 时，短期收益率将会呈现微弱的自

相关[即（12）中 k 值小]，而在长期水平上将有很大的负自相关（即，k 值大）。具体说来，Fama
和 French（1988）认为，收益率可能呈现一个 U 型模式的负自相关：在非常短和非常长的时间跨

度上接近于零，但是在适当长的时间跨度上则显著为负。当收益率的累积区间 ∞→k 时，由于暂

时成分的缘故， 2/1)](ˆlim[ −→kp β ，但是 k 期收益率的永久成分的方差最终将超过暂时成分

的方差，因为它是随 k 线性递增的（即对非常大的 k， ∞→γk ）。从而，大的 k 值将把 )](ˆlim[ kp β

向零推进。 
Jegadeesh（1991）提供了长期收益率可预测性的另一个估计量[也参见 Hodrick（1992）]。他

认为，如果股票价格遵从（10）的过程，出于检验功效(power)的考虑（参见第 4 节），须做单期

收益率对多期收益率的回归。具体说来， 

t

k

i
itt uRkR ++= ∑

=
−

1

),1(βα 。                                   （15） 

),1( kβ 的 OLS 估计量为 

∑
∑
= −

= −= k

i it

k

i itt

RVar

RRCov
k

1

1

][

],[
),1(β 。                                   （16a） 

由（13）得 

)1(2)1(2
)1)(1()],1(ˆlim[

11

11
k

k

k
kp

φφγ
φφ

β
−+−

−−−
= 。                          (16b) 

                                                        

* 原书为

][

],[
)(ˆ

1

1 11

∑
∑∑

= +

= +−= += K

i it

K

i it
K

i it

RVar

RRCov
kβ ，有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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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具有可预测性的零假设下， ),1(ˆ kβ 的渐近方差为 

kkTVar /1)],1(ˆ[ =β 。                                           （17） 

将（16）与（13）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备择假设是方程（10）所示的模型，增大因变

量的测量区间将导致长期收益率对滞后长期收益率回归有更大的斜率系数。然而增大因变量的测

量区间也会增大估计的标准误[比较（17）与（14）]。在使用 Geweke（1981）的近似斜率法

(approximate-slope procedure)量度 )(ˆ kβ 对 ),1(ˆ kβ 的渐近功效（asymptotic power）时，Jegadeesh

（1991）发现，后一种效应总是占主导地位。因此，对合理的参数值，对因变量最优的 k 值总是

1。然而，对自变量的测量区间的选择，取决于对备择假设的合理的参数设定。不奇怪，当 1φ 接

近于 1 时，要用长的测量区间来揭示可预测性；而如果在收益率的方差中永久成分占的份额γ很

大，以用更短的测量区间为宜 [关于功效问题的更详细的讨论在第 4 节]。 
 
3.2. 方差—比率统计量 
 

在文献中，用来揭示经济时间序列中可预测成分的统计和经济重要性的另一种广泛使用的方

法是方差比率方法。然而，方差—比率统计量最先由 French 及 Roll（1986）广泛应用于比较交易

期和非交易期股票收益率的波动行为。Cochrane（1988）使用方差—比率统计量衡量在总产出中

随机游走(或永久成分)的重要性；Poterba 和 Summers（1988）用这种方法衡量在价格向均值回复

的背景下，收益率的长期可预测性[参见（10）]；而 Lo 和 MacKinlay（1988，1989）对使用短期

股票收益率检验随机游走假设的方差—比率统计量进行了到目前为止最正式的分析[也参见 Faust
（1992）]。虽然在经济学文献中，使用方差—比率统计量的背景有所不同，但是最终目的是一样

的：为了评估股票收益率（或其他经济时间序列）的可预测成分的重要性。6 
方差—比率统计量基本的直觉来自资产价格的随机游走模型。如果股票价格服从随机游走，

k-期收益率的方差将是 k 乘以单期收益率的方差。换言之，收益率的方差将与测量区间 k 成比例

增加。k-期方差比率为： 

1
)(

)(
)(ˆ 1 −= ∑ = +

t

k

i it

RkVar
RVar

kV ，                                     （18） 

其中，为了简便，因子 k 出现在方差比率的分母中并且从比率中减去 1。 

方差—比率统计量 )(ˆ kV 从直觉上吸引人的地方是在不具有可预测性的零假设下， )(ˆ kV 将等

于零。此外，如下所示， 0)(ˆ >
<kV 取决于单期收益率是否为正的（负的）自相关（或等价地，证

券价格或收益率是否向均值回复）。 

在不具有可预测性的零假设下， )(ˆ kV 的渐近方差为 [参见 Lo 和 MacKinlay（1988）， 

Richardson 和 Smith（1991）]： 

                                                        
6 正如 Frank 所指出的[参见 LeRoy（1989）]，在方差—比率统计量引入金融学之前的近四十年，Working（1949）
提出，统计序列可以用模型表示成随机游走和平稳成分之和。更重要的是，他也提出用方差—比率检验来确定每

一部分的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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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kkVTVar

3
)1)(12(2)](ˆ[ −−

= 。                                 （19） 

 
3.3 综合 

 
本节综合了人们业已提出的基于过去股票价格中所包含的信息，对股票收益率中可预测性的

存在进行检验的所有统计量。7 上述讨论的收益率可预测性的所有检验（近似地）都是单期收益率

自相关的线性组合。因此，在不具有可预测性的零假设下，所有这些统计量的期望值均为零。然

而，由于不同统计量对不同滞后的单期自相关赋予不同的权重，在不同的备择假设下，它们的行

为可能会有显著差别。 
回想 3.1.1 节 j 阶自相关向量的渐近分布如下 

),(~])(ˆ),...,(ˆ[)(ˆ 1 IONkkTkT
a

j ′= φφφ ，                     （20a） 

其中 k=测量区间的长度，而 )(ˆ kjφ =j 阶自相关。 

为了简便，我们把 j 阶自相关向量系数重新定义为： 

∑ ∑

∑

=
=

−+

−=

−

−−
=

T

t

k

j
kjt

jt
T

jt t
j

kR
k

RR

1
2

1
)ˆ(1

)ˆ()ˆ(
ˆ

μ

μμ
φ 。                                 (20b) 

注意(20b)中与(5b)中的 j 阶自相关系数的区别在于自协方差没有用单期的方差加权。相反，

因为 Fama 和 French（1988）的多期自回归（12）和 Jegadeesh（1991）的修改过的自回归（15）
的自变量都是 k-期收益率，(20b)中的自协方差以 k-期收益率的方差加权。显然，在不具有可预测

性的零假设下，对 j 阶自相关系数进行这样的修改，在大样本中没有影响。然而，在不同的备择

假设下，这种看起来很小的修改可能对统计推断有重要的影响。 
如先前所述，目前所有讨论的统计量可以改写成 j-阶自相关系数的加权平均，虽然权重各不

相同。我们可以把所有检验统计量定义为自相关的线性组合，即 

∑=
j

jjss kk )(ˆ)( φωλ ，                                         （21） 

其中 jsω =特定检验统计量 )(ksλ  赋予 j 阶自相关的权重[其中 s 是检验统计量的指数]。 

在不具有可预测性的零假设下，由（20a）得：8 

),(~)(ˆ ωωφω ′ONkT
a

。                                        （22） 

因为每一个统计量都是 j 阶自相关的（近似）线性组合，在零假设下这些自相关系数服从渐

近正态分布[参见（20a）]，因而所有检验统计量都是正态分布。使用（21），三个估计量可改写

为[参见 Cochrane（1988），Jegadeesh（1990），Lo 和 MacKinlay（1988）以及 Richardson 和 Smith
（1994）]： 

                                                        
7 本节的讨论主要依据 Richardson 和 Smith（1994）的分析。也可参考 Daniel 和 Torous（1993）。 
8 相关的一个研究路线衡量不同时间跨度的线性交易策略的可获利性 [参见Debondt和Thaler（1985）以及Lehmann
（1990）]。在这些研究中，无论是对单个证券还是对证券组合来说，交易策略的盈利都是自协方差平均数的函数

[参见 Ball、Kothari 和 Shanken（1995），Conrad 和 Kaul（1994），Jegadeesh（1990），Jegadeesh 和 Titman（1993）
以及 Lo 和 MacKinlay（199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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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jkj
k

k

j j∑ −

=
−

=

12

1
)(ˆ)2,min(

)(ˆ
φ

β ，                             （23a） 

k

k
k

k

j j∑ == 1
)(ˆ

),1(ˆ
φ

β ，                                       （23b） 

)1(ˆ)(2)(
1

1
j

k

j k
jkkV φ∑

−

=

−
= 。                                       (23c) 

给定（23a）—（23c）中的权重和精确公式，在零假设下，很容易算出每个估计量 [或任何

形如 ∑= j jjss kk )(ˆ)( φωλ 的其他估计量] 的渐近方差。具体说来， ∑= j jss kTVar 2)]([ ωλ 。因

而，可以用如下式子计算这三个估计量的渐近方差： 

k
kkTVar
3

12)](ˆ[
2 +

=β ，                                        （24a） 

kkTVar /1)],1(ˆ[ =β ，                                          （24b） 

k
kkkVTVar

3
)1)(12(2)](ˆ[ −−

= 。                                  (24c) 

特定检验统计量 )(ksλ 的适当程度完全取决于所考虑的备择假设。例如，假设股票价格反映

“真实”价值，但是由于市场微观结构的影响，记录时产生了有良好统计特性的测量误差，即，

观测到的价格 ttt ePP +=0
（其中 tP =真实价格，而 te =随机测量误差），那么显然股票收益率的

备择模型将遵从 MA（1）过程，而检测这种可预测性的最优权重将是 10 >∀= jjω 。其他任何

加权方案将使算出来的检验统计量不够有效[参见 Kaul 和 Nimalendran（1990）]。对特定检验统

计量 )(ksλ 的选择严重依赖于备择假设的更详细的讨论，见第 4 节。 

在文献中使用备择检验统计量的情况下，Richardson 及 Smith（1994）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

观点，如果零假设为真，那么，这些统计量之间将彼此高度相关。其原因在于， )(ˆ kβ ， ),1(ˆ kβ 和

)(ˆ kV 都倾向于抓住共同的抽样误差。具体说来，三个估计量的渐近方差—协方差矩阵可写成：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kk

k
kk

k
k

k

k
k

k

kV

k

k

TVar

6
)12)(14(2

2
12

2
12

2
12/1

2/1
3

12

)2(ˆ
)2,1(ˆ

)(ˆ
2

β

β

。         （25） 

对于大的 k 值，相关系数在 75%与 88%之间变化，而 Richardson 及 Smith（1994）证实，在

                                                        
9 注意，为了便于比较这三个估计量，计算的是 )(ˆ kβ 、 )2,1(ˆ kβ 和 )2(ˆ kV 的方差—协方差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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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样本中，这三个估计量之间确实存在高度相关。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因为如 Richardson（1993）
所指出的，即使真实的价格完全不可预测，仍可以获得由（10）式的备择流行模型(alternative fads 

model)预测的 U 型的自相关变动模式。因此，考虑到根据 )(k
∧

β 可能会错误地拒绝零假设，如果

我们使用 ),1(ˆ kβ 和 )(ˆ kV 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就不会十分令人吃惊了。 

 
3.4 基于基本面变量（fundamental variables）的可预测性 

 
尽管基于股票价格中的历史信息的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性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仍有一些研究

者用“基本面变量”来评估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性。在一个关于可预测性的开创性贡献中，Fama
和 Schwert（1977）使用国库券利率来预测股票和债券的收益率[也可参见 Fama（1981）]。 

在过去十多年中，也有人用一些新的基本面变量来预测股票收益率。例如 Campbell（1987），
Campbell 和 Shiller（1988），Cutler、Poterba 和 Summers（1991），Fama 和 French（1988，1989），
Flood、Hodrick 和 Kaplan（1987），Keim 和 Stambaugh（1986），以及其他的文章，使用像股利收

益率、市盈率、期限结构等等这样的金融变量来预测未来的股票收益率。与之相类似，Balvers、
Cosimano 和 MacDonald（1990），Fama（1990）和 Schwert（1990）使用像产出和通货膨胀这样

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变量来预测股票收益率[也可参见 Chen（1991）]，而 Seyhun（1992）使用内部

人交易（insider trading）总量的变动模式来揭示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成分。Ferson 和 Harvey（1991），
Evans（1994）以及 Ferson 和 Korajczyk（1995）近期的文章主要关注基于滞后变量的股票收益率

的可预测性和基于诸如 Chen、Rollj 和 Ross（1986）所确定的经济“因素”的股票收益率的可预

测性之间的关系。Ferson 和 Schadt（1996）指出，如果预先确定的公开信息可以消除普遍使用的、

用无条件的指标来衡量的共同基金经理绩效的偏误，那么，如果使用条件指标，共同基金经理“看

起来更好”。最后，Jagannathan 和 Wang（1996）证实，允许市场资产组合的期望收益率随时间变

化的模型也有可能用来解释不同的股票平均收益率丰富的横截面变差(variation)。 
使用基本面变量来揭示股票收益率可预测成分的典型回归估计与（12）的回归相类似： 

∑
=

+ ++=
k

i
ttit kuXkkR

1

)()()( βα ，                               （26） 

其中 tX =股利收益率，产出，…。 

（12）与（26）的唯一不同，在于后者使用过去的基本面变量，而（12）使用过去的收益率。

同样，除 Hodrick（1992）以外，是将多期收益率对通常是由固定的时间区间计算的基本面变量

回归。10 这些类似于（26）的回归估计研究，最显著的发现是：（1）几个不同的变量可预测股票

收益率；（2）所有这些情形中，回归的
2

R 确实随着因变量测量区间长度的增大而急剧增大，因

此，长期股票收益率确实有很强的可预测性。 
因此，关于以基本面变量为基础的收益率可预测性，更近一段时期以来的文献主要集中于长

期股票收益率。这很自然，特别是考虑到最常用的、可供选择的收益率的时间序列模型[见（10）]
也隐含长期收益率的更大可预测性。实际上，由 Shiller（1981）以及 LeRoy 和 Porter（1981）开

创的“过度波动”文献，可以看成是关于长期收益率可预测性的大量文献的先驱。这一些文献认

                                                        
10 遵从 Jegadeesh（1991），Hodrick（1992）将单期收益率对在多个期间计算的过去的股利回归。对这种方法有效

性的讨论，参见 4.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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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果证券价格相对于后来的股利过于波动，则意味着长期收益率（或者更具体说来是“无限

期”收益率的对数）是可预测的[也可参见 Shiller（1989）]，[也可参见下述关于用过去股利收益

率预测长期股票收益率的讨论。]可以公平地说，在所有可用于预测股票收益率的可能变量中，股

利收益率受到了最多的关注[例如，参见 Champbell 和 Shiller（1988a），Fama 和 French（1988b），
Flood、Hodrick 和 Kaplan（1987），Goetzmann 和 Jorion（1993），Hodrick（1992）以及 Rozeff（1984）]。
选择股利收益率变量也并不意外，可以用相当简单的资产价格模型证明：（a）股利收益率在预测

股票收益率中的作用；（b）股利收益率对长期的预测能力比对短期更强。 
遵从 Campbell 和 Shiller（1988a），考虑股利贴现的现值模型： 

∑
∞

=
++

=
1

)
1

1(
i

it
i

tt D
R

EP 。                                        （27） 

给定固定的股利增长率 G 和固定的期望收益率，我们得到股票价格的 Gordon（1962）模型（对

R>G）： 

tt D
GR
GP ⎟
⎠
⎞

⎜
⎝
⎛

−
+

=
1

。                                             （28） 

Campbell 和 Shiller（1988a）证明，对于随时间变化的期望收益率，研究价格、股利、和收益

率之间关系的对数线性近似是有益的。使用这一近似，可以将（28）式中的股利增长模型的“动

态”形式写成： 

∑
∞

=
++++ −−+

−
=

0
11 ])1[(

1 j
jtjt

j
tt rdEkp ρρ

ρ
，                       （29） 

其中 )]exp(1/[1 pd −+=ρ ， )1/1log()1()log( −−−−= ρρρk ，所有小写字母代表各自变量

的对数，而(d-p)是股利—价格比率（对数）的固定均值，遵从一个平稳过程。 
为了证明股利收益率变量对预测未来股票收益率的重要性，方程（28）可以按照股利收益率

（对数）形式改写[也可参见 Campbell、Lo 和 MacKinlay（1993）]为： 

∑
∞

=
++++ +Δ−+

+
−=−

0
11 ][

1 j
jtjt

j
ttt rdEkpd ρ

ρ
。                   （30） 

由（30）可知，股利收益率的潜在预测能力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未来的股利增长率（括号中

的第一项）的变动不是太大，目前的股利收益率就代表了股票收益率的未来期望值（括号中的第

二项）。此外，因为我们在（30）中将所有未来的收益率贴现，所以目前的股利收益率对长期的股

票收益率可能有更大的预测能力。11 
考虑到估计类似于（26）的回归，而不是估计类似于（12）或（15）的相对特殊的自回归的

经济合理性，直到最近为止，没有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从“基本面回归”中发现的惊人的证据。

例如，Jegadeesh（1991）在研究像（12）这样的自回归的功效时，表达了普遍的看法“…用这些

[基本面]变量可以预测不同时间跨度的收益率的证据，看起来没有争议”(第 1428 页)。 
然而，当 k 很大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小样本，像（26）式这样的（长期）回归在统计

上会有问题。[Nelson 和 Kim（1993）以及 Goetzmann 和 Jorion（1993）分析的]第一个问题涉及 )(kβ

的 OLS 估计量的偏倚，因为股利收益率（或其他基本面变量）是滞后内生变量。第二个统计问题

                                                        
11 Campbell、Lo 和 MacKinlay (1993)也证明，一个高度持续的期望收益率成分[即，7(b)中的 1~1ψ ]怎样能够（和

其他基本经济因素变量）使股利收益率长期水平的预测能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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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ˆ kβ 的 OLS 标准误也是有偏的[参见 Hodrick（1992），Kim、Nelson 和 Startz（1991），Richardson

和 Smith（1991）以及 Richardson 和 Stock（1989）]。 

Mankiw 和 Shapiro(1986)以及 Stambaugh(1986b)的分析认为， )(ˆ kβ 的小样本偏倚可能很大。

例如，考虑双变量系统[也可参见 Nelson 和 Kim（1993）]： 

),0(..~, 2
1 εσεεβα diiXY tttt ++= −                              （30a） 

),0(..~, 2
1 ησηηφμ diiXX tttt ++= −                              (30b) 

以及  

00)()()( ≠∀=== −−− kEEE kttkttktt ηεηηεε 。 

可以证明，虽然（30a）中的 OLSβ̂ 是一致的，但是在小样本中 OLSβ̂ 是有偏的，而且其偏倚与

φ的 OLS 估计量的偏倚成比例[参见 Stambaugh（1986b）]： 

)]ˆ[(
)(

),(
)]ˆ[( φφ

η
ηε

ββ −=− E
Var

Cov
E

t

tt                              （31a） 

而 Kendall（1954）证实， OLSφ̂ 的偏倚近似于 T/)31( φ+− 阶，其中 T 是样本容量。因此， 

]/)31([
)(

),(
)]ˆ[( T

Var
Cov

E
t

tt φ
η
ηε

ββ +−≅− 。                         （31b） 

由（31a）和（31b）可知，即使 1−tX 在预测 tY 时，实际上没有解释能力，估计φ时的小样本

偏倚也会导致伪可预测性（spurious predictability）。如果（a）新生(innovation) tε 和 tη 的相关系数

越高；（b） tX 的自相关越高；（c）样本容量越小，伪可预测性就越强。 

回归（26）的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样本容量小，大多数研究者使用的 k 期收益率（即，因变

量）都是交迭的观测值（overlapping observation），这反过来引起，误差项的序列相关。只有当收

益率无序列相关时，传统的 OLS 标准误才是渐近合适的。Hansen 和 Hodrick（1980）提出了自相

关一致渐进标准误，经过修改后可以用于处理异方差[参见Hodrick（1992）]。Richard和Smith（1991）
使用一个创新的方法，用一个非常简单、独立于数据的形式——例如，三个基于自相关的统计量

的渐近方差取与（24a）—(24c)相同的形式——代替 Hansen 和 Hodrick（1980）的标准误调整

（standard-error adjustments），推导出近似标准误。Hodrick（1992）在回归（26）的背景下，给出

了与 Richard 和 Smith（1991）的标准误相对应的异方差一致标准误。12 [4.1 节对在估计类似于（26）
的回归时使用交迭观测值获得的效率增益进行了详细分析。] 

Nelson 和 Kim（1993）将股票收益率和股利收益率，作为一阶向量自回归过程（VAR）联合

建模，来处理 )(kβ 的 OLS 估计量有偏以及它们的标准误有偏的问题[也可参见 Hodrick（1992）]。

                                                        
12 也可参见 Newey 和 West（1987）的半正定的自相关和异方差一致方差估计量。 



《统计手册：金融中的统计方法》 

 14

具体说来，令 

ttt UAZZ += −1 ，                                             （32） 

其中 tZ 代表股票收益率及滞后股利收益率。为了评价在小样本时 )(ˆ kβ 的偏倚和渐近标准误的特

性，Hodrick（1992）以及 Nelson 和 Kim（1993）都在收益率方程斜率系数为零的零假设下模拟

（32）式的 VAR 模型。VAR 方法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直接处理股利收益率的持续性问题[参见

（30b）中的φ ]以及股票收益率和股利收益率的新生[分别由（30a）和(30b)中的 tε 和 tη 代表]之间

强烈（负）同期相关问题。 
Hodrick(1992)以及 Nelson 和 Kim（1993）都发现，如果能够校正（a）由股利收益率的内生

性导致的 )(ˆ kβ 的小样本偏倚；(b)文献中提到的渐近标准误的小样本偏倚[也可参见 Goetzmann 和

Jorion（1993）]，统计推断可能会发生显著的改变。13 
然而，在一个更一般的水平上，所有可预测性的检验都会遇到数据挖掘的问题。例如，Lo 和

MacKinlay（1990）指出，依据经验的规则（如规模效应）将股票分组的证券组合，怎样使统计检

验有偏。然而，与我们有更直接关系的是 Foster 和 Smith（1992）以及 Lo 和 MacKinlay（1992）

的工作，他们分析了最大
2R ——一个在多项科学的研究中广泛使用的衡量可预测性程度的指标

[例如，参见 Roll（1988）]——的特性。Foster 和 Smith（1992）推导出当研究者从一个可行变量

集中选取预测变量时最大
2R 的分布。例如，考虑一个多元回归： 

ttt XY εβμ ++= ， ),0(~ 2
εσε Nt ，                             （33） 

其中 tX 是 k 个回归元的矩阵。 

在向量 0=β 的零假设下，回归（33）的
2R 是 ]

2
)1(,

2
[ +− kTkBeta 分布，其中 T 是样本容

量。可以用
2R 的分布评估回归（33）的拟合优度。假设研究者从一个有 M 个潜在回归元的集合

中选取 k 个预测变量，对这个选择，需要调整
2R 的临界值。使用秩统计量(order statistic)，Foster

和 Smith（1992）证明，对于独立回归，最大
2R 的分布函数为 

⎟
⎠
⎞⎜

⎝
⎛

⎟
⎠
⎞⎜

⎝
⎛ =≤≤≤= k

m

k
mrR

rBetarRrRrRprU )]([},...,,{)( 22
2

2
12 ，           （34） 

其中 )(rBeta 是自由度为 K/2 和
2

)1( +− kT
的 β 密度函数的累积分布函数。 

考虑到文献中所估计的是非独立回归，方程（34）为最大
2R 的真实分布函数提供了一个下

界。Foster 和 Smith（1992）指出，即使我们从潜在回归元的有限集中“挖掘”出一些预测变量，

                                                        
13 （即使在没有预测能力的零假设下）交迭的收益率对高度自相关的股利收益率和/或价格的回归，也可能会有

Granger 和 Newbold（1974）举例说明过的伪回归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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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得到相当高的
2R ，它不超过（33）中β=0 假设下的最大

2R 。因为在长期的研究中，（独

立的甚至交迭的）观测值的数量（T）可能比较小，由（34）式可知，相对于短期回归，长期回

归可以更容易地得到虚假的高
2R 值。14 

在一篇相关的文章中，Lo 和 MacKinlay（1992）直接最大化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性，其中给

出了文献中揭示的可预测性在经济上是否显著的评价。他们使（33）中的回归元固定不变，通过

让因变量（具体说来，是要预测其收益率的股票组合的成分或组合的权重）变化使可预测性达到

最大。另一方面，Foster 和 Smith（1992）使要预测的资产收益率保持不变，通过改变预测变量集

使可预测性达到最大。尽管如此，两个研究都为最大
2R 值提供了有用的边界，在经验研究中，

能够达到这些边界，纯属偶然。 
 
4. 功效的比较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关注在不具有可预测性的零假设下，文献中用来评判股票收益率可预测

性的检验统计量的统计特性。然而，对任何统计量都颇关键的是它在鉴别对零假设的偏离时的功

效。检验统计量的功效可以在特定备择假设的背景下确定。 
评价统计量功效的最常用方法是在不同的备择假设下，使用强化计算机的模拟

（computer-intensive simulation）[例如，参见 Hodrick（1992），Lo 和 MacKinlay（1989），Kim 和

Nelson（1993）以及 Poterba 和 Summers（1988）]。这种功效比较的一个经典例子是 Lo 和 MacKinlay
（1989）在有限样本中对方差比率统计量关于基准和功效（size and power）相对于几个备择假设）

的详尽彻底的研究。虽然长期研究的特征是样本容量小，可能使得在任何特定统计量的有限样本

特性时，不可避免地要用到强化计算机的方法。但是一些近期的研究表明，渐近功效的比较可以

帮助我们理解在备择假设下检验统计量有不同的（或相似的）行为的原因。具体说来，Campbell、
Lo 和 MacKinlay（1993），Hansen 和 Hodrick（1980），Jegadeesh（1991），Richardson 和 Smith（1991，
1994），以及其他的研究，使用 Bahadur（1960）和 Geweke（1981）的方法来比较检验统计量的

相对渐近功效，这需要比较检验统计量的近似斜率。检验统计量的近似斜率，用 sc 表示，其定义

是在给定的备择假设下，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统计量的渐近边际显著性水平的对数下降的速率。

Geweke（1981）证明，检验统计量 )(ksλ 的极限分布是
2χ ，在零假设下，它的近似斜率等于 1/T

与检验统计量乘积的概率极限。 
作为功效比较的一个例证，我们假定备择假设是如（10）所示的暂时—持久股票价格模型。

这种选择有吸引力，因为这个模型在文献中使用很广。此外，遵从 Jegadeesh（1991）以及 Richardson
和 Smith（1991，1994），我们比较基于自相关的三个主要统计量 )(ˆ kβ 、 )2,1(ˆ kβ 和 )2(ˆ kV 的相对渐近

功效。注意，选择这些统计量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它们是一致自相关估计量的线性组合[参见（21）]，

它们的极限分布是
2χ 分布。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Geweke（1981）]的方法进行功效比较。 

注意到所有基于自相关的统计量都可用 ∑= j jjss kk )(ˆ)( φωλ 表示，我们需要选择ω和 k 来

                                                        
14 Granger 和 Newbold（1974）也强调，在使用交迭的股票收益率作为因变量来增加 T 的长期研究中，

2R 是不可

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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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特定检验统计量 )(ksλ 的近似斜率[参见 Richardson 和 Smith（1994）]： 

))]}(ˆlim([{}{}))](ˆlim([{ 1, kpkpck
s φωωωφωω −′′= 。                （35） 

（35）中唯一未知的是 )(ˆ kφ 的概率极限，已知（10）所示的备择模型，它很容易确定。具体

说来， 

[ ] [ ] k
kp k

j

j /)1()1/(12)1()1/(2
)1()]1/(1[)](ˆlim[

21

φγφγγ
φφγφ

−++−+
−+−

=
−

。         （36） 

将（36）中 )](ˆlim[ kp jφ 的值代入（35）式，我们可以找出近似斜率最大的检验值，并用它

作为评判所有现有统计量的相对功效的基准。具体说来，对于ω和 k，最大化（35）中的 sc ，我

们得到： 

[ ]
[ ] [ ] ∑

∑ −

−++−+
−+

j j

j
j

j

kk k 2

21
2

2

,

][
]

/)1()1/(12)1()1/(2
]1[)1/(1[max

ω

φω

φγφγγ
φγ

ω
。*   （37） 

正如 Richardson 和 Smith（1994）所指出的，（37）中的这个最大化问题可以分成两部分。括

号中的第一部分明显是随着 k 的增大而达到最大，但是 k 增加的边际收益递减，递减的速率是两

个未知数γ （股票价格方差中永久成分对暂时成分的份额之比）和φ（暂时成分的持续参数）的

函数。第二部分涉及到权重ω的选择，权重仅仅取决于φ，因为在（10）的备择模型下，φ完全

解释了自相关的模式。而且，给定一个固定的φ，最优权重 jj
j ∀= −1φω ，即，渐近最大功效统

计量的最优权重将呈几何级数递减。 

从上述的讨论看来，与对自相关赋予相等权重的 )2,1(ˆ kβ 统计量以及对富含信息的低阶自相关

实际上不赋予任何权重的 )(ˆ kβ 统计量相比，对自相关赋予递减权重的方差比率统计量 )2(ˆ kV 将表

现出最大的功效[参见（23a）—(23c)]。然而，Richardson 和 Smith（1994）所做的近似斜率的直

接比较显示，当备择模型是（10）的形式时， )2,1(ˆ kβ 统计量对偏离零假设的检测和 )2(ˆ kV 统计量

一样好。产生这个令人困惑的结果，是由于在自协方差加权时 )2,1(ˆ kβ 使用的是多期收益率而

)2(ˆ kV 使用的是单期收益率[比较(16a)与（18）]。因此，对于方差比率 )2(ˆ kV ，选择 k=1 降低了

它的功效，因为（37）中的第一项没有最大化。相反，对于 )2,1(ˆ kβ ，选择 k>1 增加了它的功效；

然而，平坦的（而不是几何级数递减的）权重损害了它的效率。这个从检验的理论功效比较中得

到的有价值的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两个从表面上看来不同的检验统计量有明显相似的功效 [给
定（10）为备择模型]的根源。 
                                                        

* 原书为

∑
∑ −

−++−+
−+

j j

j
j

j

kk k 2

21
2

2

,

][
]

/)1)(1/(2)1)(1/(2
]1)[1/1([max

ω

φω

φγγφγγ
φγ

ω
，有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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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交迭的观测值 

 
关于股票收益率可预测性，很大一部分文献集中于使用过去收益率和/或基本面变量的长期可

预测性。然而，因为“理论”不能说明什么是长期，实证研究使用五到十年的持有期来评判有没

有可预测性。然而，由于历史数据少，很难获得大量独立的（即非交迭的）长期收益率的观测值。

例如，在 1926 年（CRSP 记录开始的日期）至 1994 年，仅有 14 个无交迭的五年区间。如此小的

样本使得统计推断很不可靠，因此，看到过去十年中有几种方法试图从手边有限的历史数据中挖

出尽可能多的信息，并不奇怪。 
为了解决小样本问题，一个自然的方法是使用交迭的数据，这已经是大多数经验研究者的选

择。Hansen 和 Hodrick（1980）使用 Bahadur（1960）和 Geweke（1981）的渐近斜率法，发现交

迭数据可以增加长期关系估计量的渐近有效性。Richardson 和 Smith（1994）量化了用过去收益率

预测未来收益率时使用交迭数据带来的效率增益（参见 3.1 节）。他们指出，同一时期使用交迭数

据比非交迭数据多提供将近 50%的“观测值”。 
然而，Boudoukh 和 Richardson(1994)证明，在通过估计基本面变量的信息含量来衡量长期可

预测性时，使用交迭数据的效率增益可能会被严重稀释[参见回归（26）]。具体说来，如果用于

预测股票收益率的基本面变量高度自相关——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参见Keim和Stambaugh
（1986）以及 Fama 和 French(1988b)]——交迭数据的效率增益迅速减小。此外，人们普遍建议的

其他方法事实上甚至可能比使用交迭的观测值更无效率。 
例如，考虑使用非交迭数据和一个预测变量来估计（26）式的回归，即，每 k 期抽取一个数

据，得到样本容量为 T/k 个 k 期观测值。 )(ˆ kβ 的渐近方差为： 

2

2
2)](ˆ[

x

RkkTVar
σ
σ

β = ，                                          （38） 

其中
2
Rσ 和

2
xσ 为单期收益率和自变量 tX 的方差。 

假设，与之相反，用交迭的观测值估计（26）式，令预测变量遵从 ttxxt XX εφμ ++= −1 形

式的自回归模型, 0.10 << xφ
15。在这些条件下，Boudoukh 和 Richardson（1994）证明， )(kβ 的

交迭估计量，用 )(ˆ koβ 表示，其渐近方差为 

)]
1

1
1(

1
2

[)](ˆ[
1

2

2

0
x

k
x

x
x

x

x

R kkkTVar
φ
φ

φ
φ
φ

σ
σ

β
−
−

−−
−

+=
−

。               （39） 

注意：尽管非交迭估计量 )(ˆ kβ 和交迭估计量 )(ˆ koβ 的渐近方差,都随收益率的测量区间 k 的

增大而增大，但后者的渐近方差也随 xφ （预测变量过程的自回归参数）的增加而增加。实际上，

Boudoukh 和 Richardson(1994)证明，用 720 月的数据且 99.0=xφ （样本容量及自回归参数与几

                                                        
15对 tX 来说，一阶自回归模型可能是合适的，因为虽然大多数预测变量有滞后 1 期的接近于 1.0 的自相关，但是

更高阶的自相关通常衰减得相当快[参见 Keim 和 Stambaugh（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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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长期研究相同），基于交迭的五年区间的 )(ˆ koβ 将与仅基于 14 个非交迭的五年区间的估计量

)(ˆ kβ 的效率相同！可以直接从（38）和（39）的比较中看出自回归参数 xφ 在减小使用交迭数据

时获得的效率增益上的重要性：当 0=xφ 时，非交迭数据由于 k 而更没有效率，k 是长期测量区

间的长度。 
不幸的是，解决这个小样本问题的另一种直觉上有吸引力的方法可能实际上比使用交迭数据

更差，尽管这种方法有避免计算自相关一致标准误的优点。具体说来，遵从 Jegadeesh（1991），
Hodrick（1992）建议，应该用单期收益率作为因变量，而用经过 k 期加总的预测变量作为自变量

来估计（26）中的 )(kβ  [也可参见 Cochrane(1991)]。虽然在 0=xφ 的假设下，这个备择估计量

)(ˆ kAβ 的渐近有效性和交迭估计量 )(ˆ koβ 的渐近有效性相同，Boudoukh 和 Richardson(1994)指出，

由于我们可得到的数据历史有限， )(ˆ kAβ 的有效性比 )(ˆ koβ 的有效性要低得多，特别是当测量区

间 k 越大，预测变量的自相关越高时，更是如此。 )(ˆ kAβ 的有效性比 )(ˆ koβ 的有效性低的原因主

要是由于 )(ˆ kAβ 的分母是 tX 的 k 期方差而 )(ˆ koβ 的分母仅仅是 tX 的单期方差。在有限样本中，

计算 tX 的 k 期方差比计算单期方差更无效率。 

因此，上述的讨论表明，解决长期研究固有的小样本问题的常用方法可能并不让人满意。这

是否意味着长期回归前途暗淡？答案显然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可能只有在长期时才能辨别

出可预测性大多来源于理性还是非理性（参见 3.1 节和 3.4 节）。而且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也表明，

即使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尽管长期回归会产生与小样本有关的效率问题，这些回归还是可能提供

一些信息。例如，Stambaugh（1993）近期的研究表明，对于诸如（26）的回归，违背 OLS 的假

定[例如，本综述没有直接讨论的、广为记载的异方差性]可能实际上会提高长期回归相对于对应

的短期回归的效率；交迭的长期回归比起非交迭的长期回归，相对的效率增益甚至更大。此外，

Campbell（1993）和 Stambaugh（1993）的研究表明，对于(26)中 )(koβ 不等于零的另一种回归，

交迭数据的效率增益会扩大。 
 
5. 结论 

 
在本文中，我试图综述揭示股票收益率中可预测性变动模式的各种常用的方法。我有意识地

将讨论限于那些与新的统计技术的发展和/或应用有关的（而且可能推动其发展的）经验事实。因

此，本综述主要关注最广泛使用的技术的统计特性。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稳健的经验“事实”，我既讲述了统计方法的长处也讲了其短处。稳健

的事实成为大多数后继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16 具体说来，如果股票收益率包含可预测的

成分，那么必须确定这样的可预测性的经济显著性。大致说来，最近人们用两种方法评价股票收

益率的可预测性的经济显著性。第一种方法使用不同的经济计量技术或建模技术，试图评估可预

                                                        
16 当然，考虑到中大多数金融的实证研究都是基于现有企业（surviving firms）的历史数据，任何类型化的事实

（stylized fact）必须在消除由现有企业数据产生的偏倚之后仍存在[参见 Brown、Goetzmann 和 Ro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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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性是由于“野兽精神”或者由于随时间变化的风险溢价[例如，参见 Bekaert 和 Hodrick（1992），
Bollerslev 和 Hodrick（1995），Fama 和 French(1993)，Ferson 和 Harvey(1991)，Ferson 和

Korajczyk(1995)以及 Jones 和 Kaul(1996)]。 
第二种方法涉及投资者使用可预测性作出资产配置决策的决定。例如，Breen、Glosten 和

Jagannathan(1989)指出，资产组合管理者利用预测模型将资金在国库券和股票之间进行转换的服

务值所管理的资产价值的 2%的年度管理费用[也可参见 Pesaran 和 Timmerman(1995)]，在这个意

义上，用国库券收益率预测股票收益率的可预测性有经济显著性。在更近期的一篇文章中，Kandel 
和 Stambaugh（1996）证明，资产收益率的可预测性即使在统计上较弱，也能大大影响风险厌恶

的贝叶斯资产者的投资组合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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